嚴偉軒


這次短宣對我來說是一次很特別的經歷， 之前發生了很多事令我懷疑是否應該退出，但再三考慮後決定參與， 因深信當初神的感動是不會因環境的改變而變改的， 而我也認為如我當時離去，是對短宣隊不負責任。 但我真的是帶了不少忐忑不安而上路。 當我們到了日本的第一日，組員和傳道人就發生了一些問題，我當時也擔心自己對短宣的心預備好了沒有。 因為這次短宣會去很多不同的城市， 沒有很多程序，甚至可能沒有機會和他人分享福音，但需要很多的觀察和禱告；這都是對我的挑戰。

開始時的觀察都是比較表面的， 例如上班一族很整齊，代表對工作的認真或過份注重外表； 用不禮貌的態度講『唔該』， 代表形式主義或虛假。但慢慢發覺他們也和香港人一樣，工作壓力大，大家都勞碌、疲勞；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疏離。當我在鬧市中看見有人高舉基督教的橫額和用擴音機宣講聖經時，但卻沒有人聆聽，深深感受到純正的真理，已不能叫這些城市人醒察自己對神的需要。可能一些比較活潑的詩歌能吸引人返教會，但短宣隊也幫不上大忙，當時，我開始真正的感受到自己的微少，和禱告對日本福音事工的重要性。
除上述事件之外，我對日本還有以下的體會：

1. 傳統的枷鎖：在仙台，有人對我們說：『日本人覺得靜就是美』,而在整個旅程中，大家都發覺平日的日本人非常拘謹，但玩樂時卻又像瘋子一樣，他們都習慣了壓抑情緒和不自然的表達，以致他們很難感受到神的愛。而宗教都是家庭族性的。當家族的話事人如祖父是信佛教的，家族中其他人，如祖母、父親、媳婦便自動成為佛教徒，這和基督教所強調個人的選擇就有很大的分別了。這是難阻日本人信耶穌的其中因素。
2. 傳統宗教的影響：又有一日本人對我提過：『一切無論是現世的，或靈界的事，也是幻象』。後來知道這想法是由於他們受佛教的影響，即使有些日本基督徒也會認同這樣的想法。所以，這樣的意念令日本人很難接受基督教對靈界、天堂、地獄的看法。另外，透過觀察日本人的墓地，感受他們對死亡及生命的看法，他們渴望將自然改造，融入自己的生活中，甚至對安息地選擇在如此美麗的山上，再加上人工的修飾，好像把自己一生的努力成果留給子孫，自己就在這美麗的地方，和家族的成員相聚﹝在日本，一個墓碑是由家族共同擁有的﹞。但他們不知道在耶和華眼中，人生的意義並不是如此的。
3. 福音的需要：有一件令我驚訝的事，是在一個英語祟拜中遇見一位老伯，嘗試與他傾談後，發現他居然不懂講英語，更令我驚訝的是他已經參與這英語崇拜5-6年的時間！不清楚他是否知道附近有日語教會，但我看到的是這位老伯是神國中熟透的莊稼，只是沒有人去收割和栽培。這件事令我深深感受到日本教會急需工人。此外，跟上年一樣，在日本碰上不少由中國來的留學生，他們也成為另一片莊稼。

最後，我想分享在參觀七夕節遊行的感覺，當看到日本自衛隊經過時，心中實在有不少厭惡。因為日本政府仍然不肯面對過去的過犯，繼續大花金錢增加軍備﹝日本的國防開支僅次於美國﹞，繼續霸佔釣魚台。這些事實在磨滅人對日本宣教事工的感動，也令到鄰國的基督徒不願為這國家付上禱告。但神卻提醒我，先知約拿也不是如此嗎？我們是否應如約拿一樣呢？

